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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生久相连的是小邑庄，
刚走进这个村落，就看到一条由
房舍相夹的水沟。伴着热烈的
狗吠，我走出村庄，顺着水沟一
直走到洱海边，在离入海口还有
五六米的地方，河床还原成了泥
土色。湖滨的柳林里，又响起了
快乐的鸟鸣，几十种鸟的歌唱此
起彼伏、又互为响应，让人不禁
想起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结庐而
居的恬然诗意：“我发现我自己
突然跟鸟雀做起邻居来了，但不
是我捕到一只鸟把它关起来，而
是我把自己关进了与它们邻近
的一只笼子里。”

湖水很清，水苔是绿色的，
还 有 白 色 的 沙 石 和 贝 壳 、螺 蛳
壳，清澈的水底现出了一丛丛新
嫩的水草，似乎也和岸边的苇草
一样疯长。显然这是一块游人
罕至的湖岸，刚才走过湖边那片
茂密的柳林，我发现湿地和菜地
中间隔有一条水沟，水沟上沿有
一条由螺蛳壳组成的清晰白线，
由水草和腐土组成的湖岸，踩到
上面极是绵软，重踩一脚，还能
看到一串一串水泡从湖底冒上
来。这让我一时想到亿万年的
地质变幻，就越发坚信：洱海真
是一个伟大的湖！

走到湖边静静地对视洱海，
上空的云彩非常洁白，映衬在蓝
色的湖水里，水天一色、甚是动
人。极目远望，感觉这面湖水亦
如一块极度敏感的调色板，西边
雄伟的苍山隐去了暮日，湖东至
湖西，明暗渐次，白云渐渐变成
了红霞，又渐渐演化成了灰黄，
最终统归为灰墨。这个幻化的
过程又让我想到了这块土地上
的远古神话。我想在湖边静静
地待上一天，或是如同梭罗一般
结庐而居，用一年甚至更多的时
光感受洱海的季节交替与色彩
变幻，绝对会是一种无法想象的
美妙。

村 庄 那 边 隐 隐 传 来 小 孩 子
的 哭 声 ，却 丝 毫 不 让 人 感 到 聒
噪 ，这 就 是 生 活 毫 无 掩 饰 的 本
真 。 遗 憾 的 是 洱 海 边 的 房 子
实 在 太 多 了 ，多 到 完 全 已 经 破
坏 了 水 面 的 宁 静 和 鸟 儿 们 的
居 所 。 柳 林 后 面 ，还 隐 藏 着 好
几 幢 新 建 的 房 子 ，显 然 也 是 按
客 栈 的 标 准 来 建 的 。 随 着 交
通 的 改 善 和 旅 游 经 济 的 迅 速
崛 起 ，洱 海 边 每 一 块 土 地 蕴 藏
的 商 机 都 被 一 点 点 地 剥 脱 出
来 ，或 许 这 个 我 此 时 所 立 身 的
湖 岸 ，宁 静 的 日 子 很 快 也 就 到

了 尽 头 。
回 到 村 心 继 续 往 北 ，主 村

道 两 侧 的 院 落 ，几 乎 家 家 都 有
果树，出墙的玉兰、石榴、柿子、
李 子 ，透 出 勃 勃 的 春 意 。 还 有
许多家门口都会种上一小丛竹
子，寄寓着出行大吉、竹报平安
的 美 好 意 愿 ，事 实 上 这 在 后 来
还被演化成了平安信，在与此相
距不远的大理一中校园内，有一
块著名的《种松碑》，作者乃是清
道光年间入滇为官、曾任迤西道
台的广东籍进士宋湘，开头一诗
写道：“不见苍山已六年，旧游如
梦事如烟。多情竹报平安在，流
水桃花一悯然。”诚可见，当年素
有“岭南第一才子”之称的宋湘
亦是入乡随俗，以诗代信，早在
内心深处将大理当作故园一般
热爱。

村道里，那些年代久远的石
墙古巷依旧不断闯入视野，却在
日益更新的钢混房子中间显得
没有丝毫的延续性和规律性，一
种朝不保夕的态势让人担忧它
的存在。我一下子感激了那些
曾用画笔留住时光的画家们，在
岁月的洪流中留下的又是怎样
一笔宝贵的财富？

往村中心靠拢，终于看到一
棵上了年纪的大树，差不多得一
个人来抱，我想它可能是株黄连
木，在傍晚的微风中，新发的枝
叶在天空中摆弄着柔和的韵节，
如同孩子快乐的舞蹈。

沿村路行走，方才觉察到小
邑庄其实一点都不小，密集的房
舍依旧在两边延续，一条路似乎
总走不到头。好不容易看到一
条 纵 向 的 村 路 ，我 想 这 应 该 是
一 条 纵 贯 村 落 的 主 路 ，此 时 就
有 村 民 紧 跟 着 我 的 脚 步 ，横 穿
大 半 个 村 子 来 到 此 处 搭 车 回
城 。 十 字 交 叉 的 路 心 ，晚 集 还
没 有 散 。 往 东 面 看 ，一 块 高 大
的 照 壁 立 在 路 心 的 大 青 树 下 ，
上面大书“腾蛟起凤”四字，笔力
苍遒，颇有文献名邦的古韵。照
壁下面的石栏上，有两三个老人
正悠闲地坐着聊天，却是一幅感
人的黄昏晚景。

绕过照壁，洱海就到了。走
在我前面的是一位老人和一个
妇女，领着两个小孩，两个孩子
顽皮得像是一对刚出门的牛犊，
步子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息。能
把一天的最后时光交给洱海，这
就是大理人民的幸福；常常把自
己的心思倾吐于洱海，则是一种
更大的幸福。

天来了，我想起了乡下的春
天 ，应 该 开 满 了 桃 花 和 杜
鹃，报春花和野靛花，野菊

花和打破碗花……那些都是我孩
提时最熟悉的花儿。而最让我难
以 释 怀 的 却 是 木 棉 花 ，那 澜 沧 江
畔红得似火焰般的木棉花。

其 实 ，我 童 年 时 从 未 听 说 也
从未见过木棉花。家乡漕涧是一
个位于滇西横断山脉之间的高海
拔的冷凉坝子，家乡没有木棉。

我 知 道 木 棉 ，是 参 加 工 作 以
后 。 第 一 次 听 人 说 起 时 ，我 其 实
也 没 有 什 么 特 别 的 印 象 。 可 是 ，
那 一 年 ，我 被 抽 调 参 加 农 村 工 作
队 ，在 澜 沧 江 畔 的 功 果 村 第 一 次
见 到 木 棉 花 时 ，我 真 的 被 木 棉 树
的 伟 岸 和 木 棉 花 的 热 烈 所 震 撼
了。高高的木棉树矗立在澜沧江
边 ，它 开 得 红 艳 而 又 不 媚 俗 。 木
棉花又称“英雄花”，它的壮硕的
枝干，顶天立地的姿态，英雄般的
壮 观 ，花 朵 的 颜 色 红 得 犹 如 壮 士
的 风 骨 ，色 彩 就 像 英 雄 的 鲜 血 染
红了树梢。而笔直摩天的树干和
如华盖般的树冠更是给人以巍然
凛然肃然之感。

木棉树的名称其实是更让我
好奇疑惑的。我想，木棉花，它一
定 跟 棉 花 有 着 某 些 相 同 的 共 性 。
比 方 说 ，它 是 一 种 生 长 在 树 木 上
的棉花，所以叫木棉。后来，我的
想法得到了印证。我驻村的房东

老乡告诉我，木棉之得名，就因为
它能结出棉花一样的绒毛。他拿
出用木棉花绒毛填充做成的枕头
给我看，抚之，十分柔软，十分暖
和，堪称枕头中的极品。

每天在木棉树下与村民们一
同 劳 动 ，对 木 棉 花 就 有 了 近 距 离
的 接 触 和 观 察 认 识 。 夏 天 ，木 棉
梭状的果成熟，烈日下，果壳被晒
绽，里面的种子带着棉絮，飘飘洒
洒 ，像 雪 花 一 样 随 风 飘 扬 。 里 面
的 绒 絮 比 棉 花 更 光 泽 ，而 且 不 吸
水、有弹性，于是常常被人收集起
来填塞枕头、床褥和坐垫。据说，
古时候，澜沧江畔的阿昌人、摆夷
人 、蒲 蛮 人 还 用 木 棉 来 制 作 衣 服
和绒毯。不过，我见过的木棉树，
似 乎 都 只 开 花 、不 结 果 。 澜 沧 江
畔 的 气 候 虽 然 四 季 湿 热 ，但 真 正
花开最盛的季节，依然是春天，木
棉 花 在 春 天 里 开 放 ，略 迟 于 桃 花
和杜鹃。

与别的植物不同，木棉，保留
一 个 冬 季 枯 败 的 黄 叶 不 落 ，直 等
到 春 天 ，那 黄 叶 才 一 片 片 落 下
来 。 然 后 一 边 落 叶 一 边 开 花 ，直
等 到 花 谢 落 了 ，那 黄 叶 才 跟 着 一
片片落尽，然后发出新叶。

在澜 沧 江 畔 的 功 果 村 ，常 常
看 到 村 寨 前 或 村 道 旁 ，红 艳 艳 地
生长着一两株木棉树。那树高大
魁伟，远远高出其他的树木，树身
粗 壮 且 挺 拔 ，就 像 是 这 些 村 寨 的

守护神。
木 棉 花 开 时 ，那 一 朵 一 朵 硕

大的花朵，红得像血，远远看上去
像点燃一树烽火。但让我奇怪的
是，那花谢了时，却从没见地上遗
落 过 一 片 花 瓣 。 后 来 我 发 现 ，与
别的花不同，木棉花谢时，常常整
束 掉 落 ，所 以 见 不 到 花 瓣 。 后 来
我听人说，木棉花掉落时，常常被
当 地 人 拾 起 来 ，拿 回 家 晒 干 了 煲
汤 煨 茶 。 村 民 们 认 为 ，木 棉 花 清
热 解 毒 ，有 止 泻 去 痢 的 功 效 。 民
间有“单方气死名医”之说，也许
此 物 真 有 疗 效 ，也 许 这 只 是 一 种
传统和习惯吧。

我心里一直疑惑，木棉花，为
啥又叫作“英雄花”。一次和村民
们 在 树 下 锄 禾 ，忽 然 一 朵 木 棉 花
从 树 上 落 下 来 ，正 落 在 树 下 的 田
埂 上 。 我 拾 起 木 棉 花 ，仿 佛 拾 起
一种疑惑，于是向人打听：“木棉
花，为啥又叫英雄花？”

一 位 老 者 听 了 后 ，并 不 直 接
回 答 ，却 跟 我 提 起 了 木 棉 树 前 澜
沧 江 上 的 功 果 桥 ，提 起 了 在 抗 日
战 争 中 的 滇 缅 公 路 ，功 果 桥 作 为
滇 缅 公 路 的 咽 喉 ，在 日 机 的 狂 轰
滥炸下，抗日军民护桥护路，用鲜
血和生命保障了桥梁畅通的英雄
事 迹 。 功 果 桥 在 战 火 中 屡 断 屡
通 ，使 这 条 中 国 抗 战 物 资 的 输 血
线成为“炸不断的滇缅公路”，谱
写了一篇中华民族抗击侵略的可

歌 可 泣 的 英 雄 篇 章 。 言 毕 ，老 者
看 着 滔 滔 澜 沧 江 和 巍 巍 木 棉 树 ，
幽幽地说：“木棉花开硕大，谢落
时干净利落，花掉落时从不褪色，
也不萎靡，像英雄道别尘世，很有
气概，所以便得名了。”

其实，这 位 老 者 的 感 叹 是 有
缘由的。老人家正是抗战时期功
果 桥 的 护 桥 工 ，流 落 于 此 安 家
的。老人家参与了当年抢修被日
机 炸 毁 功 果 桥 的 战 斗 ，亲 眼 目 睹
了日机的狂轰滥炸和抗日军民的
英勇无畏。澜沧江畔的木棉树那
火焰般的花朵见证了这可歌可泣
的历史。

查 阅 史 料 ，得 知 最 早 把 木 棉
花称作“英雄花”的，是清代人陈
恭尹。他在《木棉花歌》中写道：

“覆之如铃仰如爵，赤瓣熊熊星有
角 。 浓 须 大 面 好 英 雄 ，壮 气 高 歌
何落落。……”

木棉花依然在每年的春季开
着 。 在 相 同 的 季 节 ，以 不 同 的 姿
态开着，开得火红，开得热烈，开
得热情而奔放。

2012 年 ，功 果 桥 水 电 站 建 成
发电了。江畔红艳艳的木棉花见
证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当我站在当年与村民们同吃
同 住 同 劳 动 的 这 片 热 土 时 ，功 果
的 巨 大 变 化 ，深 深 地 震 撼 着 我 的
心灵。功果桥水电站于 2009 年大
江 截 流 ，这 里 出 现 了“ 高 峡 出 平

湖”的潋滟景色，湖光山色，十分
迷人。雄伟的大坝，高 105 米，长
356 米，矗立峡谷。右岸地下厂房
内安装 4 台 225MW 机组，是电站
的心脏部位。高大的输电铁塔挽
起 粗 壮 的 输 电 线 ，把 强 大 的 电 力
送 往 广 大 的 城 乡 。 电 站 的 下 方 ，
一 座 新 的 现 代 化 的 功 果 大 桥 ，如
长虹卧波，飞架澜沧江上。江畔，
有一株木棉树，高大、魁梧，看来
已 经 有 些 年 头 了 。 许 是 上 了 年
岁，树叶便渐渐稀落，花谢也快。
经 过 时 ，看 到 树 下 有 三 两 朵 花 落
下 来 。 我 于 是 拾 起 来 ，想 拿 回
家。同行的朋友见了就问：“你这
也是要拿回家煲汤么？”我听了就
摇摇头，说：“不是。”朋友听了就
奇怪地看着我。我其实只想拿来
仔细看看。看看这整朵花谢落时
究 竟 是 什 么 模 样 。 花 开 五 瓣 ，火
红而无任何杂色，花瓣、花萼和花
蒂整体掉落而无任何损伤。

我 于 是 便 想 起 来 ，当 下 应 是
木棉花盛放的时节，再过些天，也
许木棉花又该谢了。我想我是否
该 趁 最 近 几 天 ，重 新 拍 下 一 张 木
棉花完美绽放的照片。我当年在
这里与村民们共同劳作的天地是
找不到了。最好是把木棉花与电
站 大 坝 同 窗 拍 照 ，并 且 取 高 处 当
年的高炮台做背景。

我 问 自 己 ：我 这 是 为 了 珍 藏
什么？

外是山，山后是山，山后还
是山。弹丸大的小村，包在
重峦叠嶂的山峦和林莽中。

早晨
喜鹊，或立在树梢，或蹲在墙

头，或站在屋檐，你言我语，扯腔
拉调。其他的鸟儿们操着各自的
口音，也纷纷加入到晨曲中来。

新的一天在鸟儿交错起伏的
音乐声中展开。随着清脆悦耳的
鸣叫声，鸟儿们会飞离原地，从我
眼前的天空飞过，以快不可挡的
速度隐入院外的香樟树上。它们
也会向我飞来，在离我不远的地
方，蹲在细细的电线上或立在铺
着青瓦的屋檐上，向我频频示意，
亲热地叫个不停，我在院内的走
动丝毫没有惊扰到它们的生活，
打断它们传播诗意。其实，在村
庄，鸟雀是不怕人的，不论是成群
结队的喜鹊，还是喜欢将巢穴安
在高树上的斑鸠，还是房后山坡
上的鹁鸪，它们都把村庄当成家，
把青色的瓦舍当成练兵场。在这
里，它们盘旋、俯冲、跳跃、踱步，
将山村戏成一幅画。

偶尔，小道上会有脆亮的讲
话声传来，伴随着脚步声的欢快，

村民们或上街或上地里或送孩子
上学校。

巴掌大的街场，菜摊“一”字
摆开，在早晨卖菜买菜的熙攘声
中，掀开新一天火热的面纱。菜
摊对面的店铺，总是不慌不忙、淡
定从容，店门总在喧嚣热闹声中
悄悄推开。在一阵油盐酱醋茶的
语调之后，小街趋于宁静。蓝天
白云下，和街场一起坚守的是店
铺的生意人或过往的庄稼人。

民以食为天。庄稼地里，勤劳
的庄稼人已经在施肥、锄草，玉米在
拔节，水稻在抽叶，果实在饱满。田
间地头不时飞出清脆的歌声。

小学里书声琅琅，读书声穿
过校园的花坛，缀上碧绿的枝头，
回荡在校园的上空。

中午
风的裙摆拖过天空的蔚蓝，

大朵的白云掠过田野、山峦和小
河。太阳的脚步近了，在头顶。

河柳在正午的暑热里摇来荡
去，布谷鸟和鹦鹉藏在村前村后
的果园里乘凉。

街场中央，太阳伞制造一方
阴凉。卖油粉的女子好像心里装
满了春天，把自己笑成一朵花，传

递着蓝天白云下这方土地的热情
和厚重。

54 只扑克牌，将老人的心聚
在一起，聚在四方街。爽朗的笑
声如磁石般吸引了从田地里归来
的 庄 稼 人 ，围 观 一 通 、谈 笑 一 通
后，各自散去。

偶尔有小汽车开过，停在街
的 一 侧 ，溅 起 几 片 花 瓣 ，除 此 之
外，天地间寂静无声。

傍晚
流 云 向 晚 ，送 来 阵 阵 凉 爽 。

远 山 晚 霞 万 道 ，近 处 炊 烟 袅 袅 。
鸟归巢，鸡进窝，牛羊归圈，一派
人间好景致。

三五成群的村民，沿着环村
的 公 路 悠 闲 地 走 ，拉 着 家 常 ，品
着花香，看着风吹绿波荡漾的庄
稼地，人人脸上都挂着灿烂的笑
容，不时发出的笑声比山风还要
爽朗。

街场的中央，广场舞的乐曲
舒展欢快，舞动的身影闪烁着力
和 美 。 太 阳 能 路 灯 适 时 点 亮 路
面，点亮古老的四方街。音箱的
分贝更大了，迎接着一批又一批
散步归来的人们。此刻，人影攒
动，欢歌笑语在山村飘荡。

我 们 小 村
□ 胡家义

窗

站在清风楼
鸟瞰荷塘
没在意花开不开
瞅见泥里的藕
冲破淤泥尘土
洁净了岁月

远道而来拾香的驴友
读不懂荷塘月色
迷离的双眼
只知道按动快门
油纸伞下
仙子若隐若现
喝上一口荷花酿
脸上沾满夕阳

其实我是一条鱼
于荷塘深处
与花儿亲吻
等待一个春秋
不管风景怎样看我

我是一条鱼
与花儿亲吻

皋利民

夏末的雨
下起就不想停
下得缠绵，还下得温柔
几天了，还不止息

乌云布满天空
难得见到蓝天和阳光
雨丝里有些冷意
酷暑的炎热也一扫而光

田野的稻禾在茁壮成长
农人已把青玉米掰到市场
那里还有各种时鲜蔬菜
难得的菌子也趁机登场

公园里的花木
已不用抽水浇灌
高山泛出绿意
那里原是牛羊喜爱的牧场

一切的改变
都靠了夏雨的浇灌
只是今年你来迟了些
现在是否在报答那久盼的目光

撑把伞走进你的雨丝里
我要去看那雨中鲜花的开放
我要去听雨中森林的歌唱
还要去看燕子在雨中轻盈地飞翔

夏末的连阴雨 羊瑞林

小松鼠
恐惧不安惊魂不定
还没有饱食果腹
却已经临近黄昏

夜幕越来越近
面对夜幕的吞噬
小松鼠战战兢兢
不停地“咯咯”呼叫
渴求把这夜幕给撕开

夜幕最终轻轻地
覆盖了小松鼠的家园
它只能无奈地钻进巢穴
期待明天清静的黎明

小松鼠 罗家贵


